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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見 

凌晨一點左右，我躺在床上，手指𣎴斷上滑，屏幕的光映在臉上。視

頻裏，是一個年輕人在偏遠山區支教，孩子們圍著他唱生日快樂歌，這塊

電子鏡照出了年輕人的善意，我點開評論區全是一遍「好人一生平安！」

「太感動了！」等贊美之詞，其後，我也點了讃以作支持。關掉手機屏幕

暗下去的時候，手機上映出我的模樣，模樣上照出一陣空洞，我好像只是

點了一個讚，什麼也沒有改變，那塊發光的「鏡子」好像還印在眼睛裏，

久久不散。 

 

這副影像在我的腦海中，不斷使我記憶回溯，小時候見過爺爺擦銅鏡，

用一塊舊絨布，一圈一圈細緻地擦，他說：「鏡子如人，要常磨才能閃亮，

夠亮才能照見自己的心。」那時我才七歲，聽不懂。長大後，我也有了一

面鏡子，它不掛在牆上，而是握在手裏，在無數個日夜裏亮起來，照見無

數人的「賢」，但是唯獨照不見我，不止是我，我和評論區的人難道就有

照見過自己的心，打算「思齊」？ 

 

或許就如同爺爺說的一樣，當鏡子照出賢時，就在等鏡中人打磨，才

能向內觀照以改進自己的心。 

 



 

當然，手機這塊鏡，不只能照出「賢」它同樣把「不賢」照出來，但

又有多少人止步於只批評鏡面的照映，又有多少人能堅持打磨鏡子，向鏡

內「自省」？幾天後，我滑向下一條貼文，是那名年輕主播被翻出欺騙粉

絲、視頻的內容皆為炒作、獲得流量後售賣假貨。評論區也是清一色的責

罵「這種人就該立刻被封殺！」我心裏也在暗罵「活該。」甚至想以此轉

發給朋友以此取笑，但我的手指停在半空中停懸了會。因為當我在街上看

見老人跌倒，我的第一反應是拿出手機拍攝，彰顯我表面的「賢」，而不

是去扶起，每當我看見「不賢」時，又只是急著加入審判，而𣎴是以此為

戒。 

 

手機的光照射在我的臉上，看著屏幕裏被網民所抵制的臉，再關上手

機屏幕暗下，映出我的模樣，原來我早已在鏡中觀看別人的善惡時，放棄

打磨鏡子，變成那個偽善的我、急於審判的我，與主播、評論區的那些身

影重疊。那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羞愧——不是被戳穿的羞愧，而是自己

照見了真實自己的羞愧。 

 

那一刻我明白「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從來𣎴是要我只專於

表面，空喊口號，而是要對自己誠實，手機照出他人的賢與不賢，𣎴是別

人的美好或醜陋，而是照出自己心裏缺少及需改善的部分。 

 

此後，我開始通過手機照出形形色色的善惡，以不斷打磨自己，照見

內心的不足。看到別人在行善，我會放下手機思考，這件事我也能盡我所

能去完成或幫助嗎？別人設立了慈善投款，我便默默投款，不同於以前到

處宣揚，沒有人留言「好人一生平安」，沒有點讚，但我真正出了一份力

支持了需要被幫助的人。 



 

 

看到網絡上一些無意義的爭議，我也會放下手機，向自己心底問一句，

這裏面有沒有我曾經的影子？哪怕只是很淡的一個影子。看見網上群組中

突然有人挑起爭議「某地的人都是愛計較。」哪裏正是我的家鄉，以前我

可能非要跟他爭個對錯。但現在我看到不予理會，只是悄悄地地記在心裏，

不作以偏概全的言論，即使跟我爭贏了又如何？這只是一條毫無意義的發

言。 

 

或許這些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很快就被拋諸腦後，但就正是這些事，

如同一塊一塊細小的砂紙，不斷打磨手上及心裏的那塊鏡子，使每一次

「照出」之後，多折射一個度，把目光和批評從別人的身上，「照回」自

己的心裏。 

 

前幾天回家，爺爺又在磨他那面銅鏡，我坐在旁邊沒有說話，只是握

着手機看着他的手慢慢地磨了一圈又一圈，直至映出我和爺爺模糊的影子。

我忽然覺得手裏這面電子鏡和爺爺手中的銅鏡沒什麼分別，他們都需要經

常擦試，只是銅鏡擦去的是灰塵，而手機屏幕擦去的是對別人的目光。 

 

如今，我偶然仍會在凌晨裏刷著手機，屏幕依舊發亮，光映在臉上，

但我不再急於滑向下一條視頻。 

 

因為我想，我也該堅持磨亮手中的鏡子，只為照見自己的那顆心。 

    

評語：探討電子屏幕作為「鏡子」的虛假與真實，呼籲不應止步於網絡點

讚，而應在現實中思齊。 


